
在乡医的队
伍里，40岁的耿
方国可谓“年轻
人”。他和许多六
七十岁的老乡医
一样，一方面几
十年如一日地坚
守 在 自 己 岗 位
上，另一方面为
尚未解决的医疗
责任险和养老问
题担心着。如果
能够解决乡医的
这些后顾之忧，
那么乡医的积极
性 会 调 动 到 最
高——— 这位“年
轻”乡医说出了
自己的想法。

40岁“年轻”乡医的心声：

解除后顾之忧
乡医还可以干得更好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晓闻

半夜接诊，才知乡医伟大

6日凌晨4点多，正在睡梦中的
乡医耿方国就被敲门声惊醒，敲门
的是一个肚子不舒服的年轻人。耿
方国问了问情况，意识到自己处理
不了，就赶紧送患者去了镇中心卫
生院。而这已经是当天夜里耿方国
第二次被敲门声叫醒了。第一次是
一个母亲带着一个患荨麻疹的孩
子。

耿方国是胶南泊里镇常河店
村的唯一一名乡医。在他20年的行
医经历中，半夜被患者叫醒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了。有一次，刚刚睡下
的耿方国在晚上12点半被叫起来处
理一个感冒发烧的孩子，孩子打完
针以后，2点左右又有一名胆囊炎急
性发作的患者来敲门。3点30分，耿
方国再次接诊了一名发烧的村民，
紧接着4点钟，又有拉肚子的患者上
门求助了。这一个晚上，耿方国几乎
没合眼。“半夜起来接诊，才能体现
出乡医的作用啊。这种时候也特别
能感觉到乡医的伟大。”耿方国不但
不抱怨，反而还挺知足。

两代乡医，还想传女儿

不惑之年的耿方国在常河店
村行医也有20个年头了。耿方国
的伯父是新中国的第一批乡医，
在乡医岗位上兢兢业业奋斗了一
辈子。受伯父影响，耿方国从小
也对这一行感兴趣，于是读中专
的时候就选择了卫校。“其实干
我们这一行的，多数都是受了父
辈的影响。”耿方国说。根据胶
南市卫生局的统计，胶南市的乡
医约有一半在50岁以上，其中不
乏70岁以上的老乡医。今年40岁
的耿方国可以说是乡医队伍中的

“年轻人”了。刚入行时，加上
耿方国，常河店村一共有三名乡
医，如今另外两名老乡医已经去
世。

“但是我女儿没看上乡医这
个工作。”耿方国有点不好意思地
说。出于对乡医这份工作的热爱，
耿方国十分希望自己17岁的大女
儿以后也读医学专业。他觉得，女
儿要是考得好可以考医科大学，
将来进大医院，考不好可以读中
专，回村当乡医。不过，大女儿似
乎对这一行并不感兴趣。

“炕头医”变“上班族”

常河店村如今的卫生室是
2010年改建的，以前，耿方国和所
有的乡医一样，是“炕头医”，在自
己家中看病。由于家里条件有限，
碰上需要打吊瓶的患者，耿方国
总是到患者家里去打。每逢流感
盛行的时候，需要打吊瓶的电话
一个接一个，耿方国常常忙得应
付不来，他只能根据电话里描述
的情形判断患者病情轻重，病情
严重的、着急的先看。

“现在环境改善了，要打针的
就可以到卫生室来打。”耿方国
说，以前的工作感觉“无组织无纪
律”，而现在每天早上吃了饭就按
时过来上班，感觉越来越正规了
起来，“这里还有电脑，各种设备

都有。”说起现在的工作环境，耿
方国显得很兴奋。

“全村不到1100口人，小病基
本上都在这里看。”耿方国说，现
在平均下来每天能有10个患者到
卫生室来看病、拿药。如今，耿方
国的工作量也比以前增加了不
少，不过他依然很知足地告诉记
者，“每一部分工作都是有报酬
的。”如今的乡医不再赚取药品差
价，靠着胶南市卫生局的基本公
共卫生项目补助、基本药物补助、
一般诊疗费补助、预防保健员补
助这四部分补助，耿方国去年一
年的收入是23000元，比他当“炕头
医”的时候能多赚一些，而且收入
更加稳定。

▲乡村卫生室如今越来越规范了。
耿方国在村卫生室给村民量血压。

行医多年意外难防

耿方国20年的行医历程中，虽
然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却也难免
有小意外。几年前，一次差点造成
医疗事故的出诊，让耿方国至今忘
不掉。那天耿方国到一位患者家里
去打青霉素，患者在耿方国那儿已
经打过好几次青霉素，从来不过
敏。这次，耿方国照例在打针之前
给患者做了皮试，确定不会有过敏
反应之后才打上针。结果，就在针

头刚刚推进去，最后一条医用胶布
还拿在耿方国手里的时候，患者突
然打了一个喷嚏，接着脸色变得紫
黑。

“ 当 时 一 看 就 知 道 是 过 敏
了！”耿方国吓了一跳，他已经来
不及多想，立即把针头拔下，用最
快的速度给患者打了一针抗过敏
药。好在处理及时，没有造成严重
后果。

医疗事故成乡医心病

偶尔出现的小意外让耿方国
一直心有余悸。“我们不像开车的
司机，司机开车出了交通事故，日
后还是可以开车，就算不开车了也
可以干别的。但是乡医一旦出现医
疗事故，名声就全毁了。”耿方国担
心地说，乡医收入低、保障少，一旦
出现医疗事故，赔又赔不起，在乡
亲们心目中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他在诊断过程中总是小心又
小心。

“有一次给患者打克林霉素，这
种药很少有过敏的。但是打上针之
后，患者突然说起他有一次打针过
敏了，也记不清是什么药导致的过
敏。我一听就不敢走了，一直守了他
半个多小时。”耿方国说。

对于耿方国的顾虑，胶南市卫
生局的相关负责人称，他们最近也
在着手研究针对乡医的医疗责任险
方案，一旦乡医出现医疗责任事故，
有望得到保险赔付。

解除顾虑

乡医会做得更好

除了医疗事故，养老问题也让
许多乡医担心不已。如果以60岁作
为退休年龄，那么如今胶南市的千
余名乡医有近一半应该退休了。然
而新的问题又会随之出现：老乡医
退休了，新乡医缺口太大，乡医队
伍又会面临人数不足的尴尬。目前
来看，不管从待遇、工作环境，还是
社会地位、前途来说，乡医这个岗
位都不足以吸引年轻人。乡医的

“出口”和“入口”问题，也让卫生部
门感到不小的压力。

目前，耿方国和其他村民一样，
参加了新农保，养老并不是完全没有
保障。不过，在大部分人看来，乡医毕

竟与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他们还承担
着公益性的工作。正如耿方国自己说
的——— 乡医是一种职业，可是又好像
不算一种职业。

“其实我们镇的乡医干得都不
错。每年有一两万块钱的收入，虽
然不高，但是在农村也算可以了。
不过乡医的潜能还没有完全发挥
出来，还可以干得更好。因为大家
有顾虑，所以积极性还没有完全调
动起来。”耿方国说出了他的顾虑，
也说出了他的期望。他觉得，如果
医疗责任险和养老方面的政策能
够明朗起来，乡医们一定会做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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